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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弟子规》的第一部分“入则孝”，它
用什么开篇呢？是“父母呼，应勿缓”。为
什么用这样一个句式呢？大家细细琢磨，
里面充满着奥秘。“父母呼，应勿缓”，它
用“呼”和“应”来开篇。我们知道，人的生
命是由什么开篇的呢？请问，小孩子刚生
下来，是先吸了一口气呢，还是先呼了一
口气？答案在一个词里面，呼吸。先呼一
口气，再吸一口气。所以，《弟子规》开始
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呼”跟生命刚
一开始的这个“呼”是同一个“呼”。为什
么要“应勿缓”呢？因为呼而不应，就相当
于你呼了气却不吸气，就会没气了。父母
一呼，马上一应：“哎！”这是人在宇宙间
进行能量交换的一个基本程序，而且要
求迅速。人呼气了，如果长时间不吸气，

是什么结果大家清楚。所以，你细想古人的话，那都是
大有深意的。
“父母呼，应勿缓”，我们从大的宇宙来看这个对

应，就是古人讲的天人合一，宇宙间的一切运化都是如
此。这个宇宙演绎的秩序就是“父母呼，应勿缓”。宇宙
间一定是小质量的星体在围绕着大质量的运转。相对
于地球来讲，月球就是小；相对于太阳来讲，地球就是
小———这是宏观世界。微观世界也是如此。原子中一定
是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如果电子突然不见了，那这个原
子就会出现问题。宏观世界，一定是一个小天体围绕着
大天体，微观世界，一定是小粒子围绕着大粒子。
这样的状态对应在人间伦理上就是“父母呼，应勿

缓”。“父母呼，应勿缓”是一个对等行为，如果父母呼，
儿女们没反应，能量就断掉了，这就相当于上面说的宏
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秩序裂变，结果就是灾难。人间伦
理是宇宙规律的投射，它从开篇就把秘密讲出来
了———“父母呼，应勿缓”。

那么，“应勿缓”里面的“勿缓”，它说的是什么呢？
速度感、敏捷感。古人讲，“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中
有太和”。古人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功、要想幸福，有两个
关键要素：“勤”和“忍”。“一勤天下无难事”，我们看《曾
国藩家书》，他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一家人能不能

兴旺，有一个大前提———看这一家人早
晨起得早不早，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做
到“勤”。说白了，这是对一个人、一个家、
一个团队的反应力、执行力的强调。所
以，“父母呼，应勿缓”只是《弟子规》的举

例，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联想到“国家呼，应勿缓”“民
族呼，应勿缓”……一个人如果父母呼，他没有反应，可
以推理，国家呼，他也不会有很好的反应，民族呼，他也
不会有很好的反应。一个人的行动力迅速到什么程度
才行呢？父母呼，他马上有反应，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用
的人，具有建设力的人。
那么，《弟子规》在童蒙养正阶段培养孩子的什么

样品质呢？培养孩子什么样的素养、学养、教养呢？反应
力。一定意义上，人的最大习气就是惰性，而反应力的
培养就是为了反惰性。一个人贪睡、贪吃、贪喝，从本质
上讲，是生命惰性在作祟。从能量的角度讲，惰性生命
处在一种负能量状态。一个人的反应力不够了，说明他
的能量不够了，这就像车没油了一样，就开不动了。
因此，《弟子规》从生命力建设开题。纵观全文，我

们会发现，“父母呼，应勿缓”跟“不力行，但学文；长浮
华，成何人”遥相呼应，也跟最后一句“勿自暴，勿自弃；
圣与贤，可驯致”遥相呼应。圣贤是怎么成的呢？“父母
呼，应勿缓”。从细节、从行动力成的。可谓，“天下难事
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接下来作者写道：“父母命，行勿懒。”大家看《弟子

规》的次第，呼完了怎么办？该叫你干活了，是不是？呼
你，你却没有反应，该怎么办？开始命了，由温和变为强
制了。既然你不自觉，对不起，就开始要求你了，你必须
给我去。所以，在推进的次第上，“父母命，行勿懒”有了
强制的意味。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应勿缓”“行勿懒”的
细微的差别：“应勿缓”带有主动性，“行勿懒”则带有被
动性，是“应勿缓”的递进。
接着讲“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教，你要
敬听；责，你要顺承。

把四句联系起来看，
是从主动性、被动性、积
极性、消极性来讲生命力
建设。但是，我们看现实
生活中，有多少孩子能做
到这四句？不要说孩子，
大人都做不到。我太太原
来喊我吃饭，我一直没反
应，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
不愿意被打断。后来她学
聪明了，让我妈喊，我妈
一喊我乳名，我就得马上
关电脑。我太太说，还是
要“父母呼”，“妻子呼”
不灵啊。这说明我没有把
《弟子规》学好啊，如果
学好了，“父母呼”要“应勿
缓”，“妻子呼”也要“应
勿缓”。

民女林秀云说
桂文亚

! ! ! !有时也会到家附近的便利店
小坐，喝着蜂蜜柠檬汁，一边朝
窗外欣赏流动风景。人来人往的
街道，人潮与车阵交织，不时有
新发现：这是一个框起来的小戏
台，人人都在上演“快闪”。
座位边出现一个身影，是位

体型矮小的老妇人，我做了个
“请坐”的手势。

她开宗明义地做了自我介
绍：“我叫林秀云，住在建国路 !!

巷。”
然后一口气告诉我，她是做

资源回收的，每天来这里收一位
认识菜贩用过的纸箱。口风一
转，带着微些恼怒的口吻对我说：
“刚才有个路过的男人告诉他牵
着的孙子说，这人是捡垃圾的！”

“这不是垃圾！我是在做
‘资源回收’！”她颇不以为然。

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这位
七十岁的花发大姊首先很正式地
向我自报家门，她说自小是个养
女，长大后分别在毛巾厂和纺织

厂做过女工，
养父母待她不
薄，长大后养
父的同事为她
媒，嫁给外省
人。
一说到这里，这位林秀云大

姊又微有怒意了：“当时左邻右
舍都对我说，哎呀，外省男人都
会打老婆，你惨了！”
有吗？我眨眨眼睛当问号。
“当然没有啦！”秀

云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
“我先生早年是随两个同
乡一起逃难来台湾的。年
轻时在裕隆汽车厂工作，
一直到退休，我们结婚五十年
了。他身体不错，每天一大早就
出门去玩股票。他是浙江诸暨
人，我们有一儿一女，合起来就
是个‘好’字！”
听到这儿，我也不禁拍手叫

好了！
灰白的头发被一顶旧布帽扣

住大半个脑
袋，秀云有点
不好意思却又
掩不住得意地
对 我 说 道 ：

“我只有小学毕业啦！没读过什
么书。识字而已。”
“可是我的字写得比我女儿

好看多了！她读商职毕业，现在是
一家有名旅馆的业务主管喔！”
我赶紧陪笑：“对喔！会识字
还把字写漂亮，不简单，学
历只是一个参考啦！很多
高学历的人，做人很差的。
生活经验才是学问！”
我们一来一往聊得挺

投缘，她还一一介绍了先生孩子
的姓名：王伯康、王瑜佩、王冠干
……都好记好听。
接着又告诉我，一个人要能

吃、能作、能动才算健康，她最
辛苦的一个时期是曾在建国麻油
厂煮饭给工人吃，每天累得像头
吃不饱的狗，连舌头都吐了出来

……然后又笑着说：“除了不吃
辣椒，我其他都 "#！”

这位每天清早五点半出门，
六点到回收场运送废纸箱的老
太，说话还挺“潮”的哩。
聊着聊着，秀云指向大片玻

璃窗外摆的一个菜摊子说：“这
卖菜的不行，客人来了，应该站
起来客气招呼，怎么面无表情大
喇喇地坐着不动呢！”
“呃，我买过他的菜。可能

生意不好，心情也连带不好吧。”
秀云阿婆不以为然地撇撇

嘴，我赶紧附和：“是啊！绷着
一张脸，东西更卖不出去了啊！”
东西南北地聊，也有个把钟

头了，我礼貌告辞：“说不定过
几天我们又会碰面了，今天很高
兴认识你，我也住附近，都是邻
居啦！”
离开便利店，我回头看见玻

璃窗内，秀云老婆婆也站起身
了，她顺手收拾了我留在桌上的
纸盒和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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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七岁那年上小学，班主任很年轻，
刚从师范毕业，像个大姐姐。不知为什
么，大姐姐对我高看一眼，第一学期就
让我当班长，任务是上课前叫一声“起
立”，同学们站起来道一声“老师好”！
老师走到讲台前答一声“同学们好，坐
下”便开始上课。只是到二年级时，大
姐姐老师调走了，我的班长生涯也就结
束了。
小时候的我有点调皮，是那

种“闷皮”，上课不专心爱做小
动作，老是受批评。作业也不认
真，潦潦草草、马马虎虎，偶尔
还要开个“红灯” （不及格）。
记得有一次放学后约几个男生到
人民广场踢五人小足球，球是抽
水马桶的浮球，球门一左一右用
两个书包替代。玩疯了，书包都
忘了带回家，为此挨了一顿胖
揍。如此糊里糊涂地过了六年。

$%&&年小学毕业，就近分配进了
中学。中学三年多数时间在家里，好容
易等到复课了，复课也是闹革命。到了
$%&%年，学校将我们疏散到郊区，说
是下乡劳动，实为战备需要。一去便是
半年，回到上海就算是初中毕业了。

$%'( 年 & 月我告别了学校成为云
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所
谓战士不穿军装，所谓兵团其实
是农村。据说去农村这个广阔天
地是为“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
心!。对大多数人而言，泥巴倒
是滚了几年，心却始终没有练红。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学开始复

课，大学开始招生。对于广阔天地的知
识青年来说，谁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
兵学员”，就等于跳了龙门。当然，即
便在“革命”的年代，这种好事也是很
难轮到平头百姓的。曾经有个张铁生，
交张白卷上了大学，那是例外，因此不
敢奢望，只怪自己没有个好爹妈。七七
年恢复高考，大家凭本事，我们这批被
称为“文盲加流氓”的六九届只有一声
叹息了。

到了 $%'% 年，在农村挣扎十年，
几乎已经绝望的知青闹将起来。托改革
开放的福，“让孩子们回来吧，” 邓小
平老人家金口一开，我便随着大流回到
了上海。第一件事当然是找单位了，第
二件事就是找书读了。找单位是为生
计，找书读是为圆梦。于是白天上班，
晚上念书，念的是职工业余大学。风里

来，雨里去，如此四年，混得一
张夜大文凭。有心栽花花不红、
无意栽柳柳成行。就是这张羞于
示人的业余大专文凭居然送我走
到退休终于没有被下岗。用现在
的话来说叫“性价比”，还算可
以。
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一

记者提问：看了你的简历，是在
职大专，这些年很多人都在不停
地提高学历，你为什么还是 )(

年前的大专？我说：你问我学
历，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好，也有人
说不好。说我好的，认为我这个人还老
实。说我不好的，觉得怎么让一个“低
学历者”来当领导？我是 $%*+年出生
的，后来到农村，回城后一边工作一边
读夜大，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我们夜
大是一个星期两个半天，两个晚上，读

了四年。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当
然自己也不努力，就落后了。
很羡慕别人参加校庆、参加

校友会，我的小学被拆迁了，中
学被拆迁了，夜大也被合并了，

如今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无产品”。
听别人说起，上名校，又说，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想想人生是长跑，其实胜负
在终点，并不在起点。

冬天里的一把!火"

程介平

! ! ! ! $%,,年上海甲肝流行，蜂王浆成了
医治、预防肝炎的特效药，蜂王浆口服
液一度卖到脱销。因工作关系，我与某
蜂产品公司有联系。该公司张科长告诉
我，那年全上海有 )%万人患病，而该公
司王浆制剂车间无一人得病。这与他们
“近水楼台先得月”、日常工作不可避免
地吸附、接触到王浆原料有关。他还告
诉我，蜂王浆是唯一可以从蜂巢里攫取
直接食用的天然活性营养补品，它有一
种超氧化生物酶，对男女均有恢复青春
之功效。早在 $%*,年，美国《肌肉的力
量》杂志，就提到蜂王浆有阻止身体退
化的功效。

张科长的话，起初我并不在意。
$%%)年，我随太太回安吉乡下，参观农
民养蜂。林木环抱的空旷草地上，散布
着成片的蜂箱，蜂农正在用小匙从六角
形的蜂巢里挖出白白的或淡黄色富有
光泽的浓稠乳液。我想，那就是蜂王浆
了。蜂农告诉我，一窝蜂大约有 &万只

蜜蜂，一年只可产出 + 公斤左右的王
浆，也就是说，上万只蜜蜂忙忙碌碌一
年，仅可产出一斤王浆。看到成千上万
只小蜜蜂围绕在蜂箱飞舞，从木箱的小
口子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我不禁为蜜蜂
的辛勤劳作而惊叹，
同时意识到蜂王浆
的珍贵。我忘乎所以
地伸出手指去抚摸
可爱的小蜜蜂，谁想
可爱的小蜜蜂脾气暴躁，马上就伸出
“三叉戬”来刺了我一下。蜂农立马随手
取了一点蜂王浆给我涂上，说王浆含杀
菌力极强的皇浆酸，蜂王浆不但是补品
还是治癌良药。然而，蜂王浆的口感不
咋地，国内吃的人少，大部分都出口日
本了。日本每年要向中国进口蜂王浆达
*((多吨。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
本人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就是因
为大量食用蜂王浆的缘故呢！

蜂王浆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如此神

奇？我从蜂农处了解到，蜂王浆是工蜂
采食花粉后，回巢反馈给蜂王吃的一种
特殊食物。一只普通的蜜蜂只要终生食
用蜂王浆，就会变成蜂王。而蜜蜂的寿
命只有一至六个月，蜂王则可以活五到

七年，是蜜蜂的几十
倍！$%*- 年罗马天
主教皇保罗十二世
年届 ,( 岁高龄，身
患重病，体质非常虚

弱，病情严重恶化，在服用大量蜂王浆
后脱离险境，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健
康。

那年冬天，我开始食用蜂王浆，至
今 )(多年，从未间断。

过去，我的体质很差，每当换季时，
感冒发烧只会延时不会缺席，而且病去
如抽丝，得过肺结核、肺炎、支气管炎。
但自服用蜂王浆之后从未再发，到退休
时，我去医院的总共次数屈指可数，病
历卡只有前面几页有看病的记载，其他

都是空白页。
蜂王浆只有在低温下才能保持性

质稳定，在常温下，很快就会失去大部
分活性成分。所以，无论是购买还是服
用蜂王浆，冬天是最好的时节，这样才
能确保吃到在产供销各环节都处于低
温状态而保持高活性成分的蜂王浆。人
类进入冬天，阳气内藏，人体处于收纳
的时节，蜂王浆具有提高免疫力、调节
肠胃的功能，这时候进补蜂王浆，更容
易被吸收，可以有效预防冬季感冒、减
少其它疾病的发生。吃蜂王浆相当于将
“火种”储存起来，到了春天，它就会给
肌体提供足够的养分，让体内的“火种”
喷发出来，这个时候真可谓“冬天进补，
春天打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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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晚餐
赵玉龙

! ! ! !旧历除夕前的几日，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和老
婆回老家，说要行“祝福”仪式。我们老家，因地理位置
靠近绍兴的诸暨，很多风俗和绍兴接近。
我和老婆下了班就急忙从县城驱车往乡下赶。县

城到老家的距离大约有 *(分钟的车程，平时不常回
去。正因为不常回去，每次去我母亲都会多烧许多的

菜。她烧的菜已
经完全不是我们
一餐能吃得了
的。当我回到家，
看着厨房里那些

碗碟里装着的准备烧的菜蔬，我真的有些想埋怨
了———可是不能啊！我张着口一会又闭上了。她是怀了
一种心病了，一定是这样子。
一个人对味道的最原初的体验，大多来自他儿时

母亲给他制作的食物当中。小到一块豆腐，或是四时蔬
菜，在味蕾神经的末梢，总可以记住属于妈妈的味道，
这种味道，就是家的味道。我自小就习惯了母亲做的饭
菜的味道，也一直以为这是我味蕾中最美的记忆。我喜
欢母亲烧的豆腐羹，大蒜炒冬笋，糖醋排骨或者松花肉
……而母亲也是在这样的一餐一餐中，习惯了看着我
的成长。在我十七岁以前，一直住在父母的身边，天天
吃着母亲做的饭菜。按着节令，地里长豆
角的时候就吃豆角，长芋头的时候就吃
芋头。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很简单，但是很
舒心，因为每日都可以吃到母亲做的饭
菜。

上
学

)中
国
画
*

沈
雪
江


